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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季节

广东省廉江市第三中学　　　　陈炽明

序

这是青春期那个烟火季节的故事。之所以旧事重提，我只是

想通过记忆的隧道，重返那段真正动人的美妙时光，再次感受那

青春的蓬勃。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发育是一场奇特的大火，它的热

量会使我们身体膨胀。当然，还有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清楚看

见自己在一天天长大而开始心神不宁。情况就是这样，你开始发

育了，你的心就乱了。

一

我记得整个青春期的阳光一直很好，丝丝缕缕地就钻进我们

纤细的皮肤和毛孔，然后沉淀出棕黑的颜色。那时李晓军每天都

要关在屋里脱光衣服观察自己一到两次。但结果令他失望：一切

都是缓慢的。胸脯还是那么平，没有腱子肌；腿还是那么短，像

个爬行动物。

从李晓军家到我家，有三百米，种了十五棵法国梧桐，像歪

了脖子、正在蜕皮的一群老人有序地在路边戳着。我不认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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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慈祥的，它们甚至很可恶。它们身上总是盘踞着比癞蛤蟆还要

丑陋的树蛙，这些树蛙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蹦到你头上，黏黏滑滑

的，让你恶心。所以我每次骑车从树下经过时都头皮发麻，想赶

快逃离，就把屁股更用力地撅起，脚尖抵着踏板，左，右，左，

经常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我在蹬着二八型永久牌自行车去学校的路上就会捎上李晓

军。他总是能鬼使神差地在家门口堵住我。我挺烦这，他上车的

技术还很差，先是可怜巴巴地跟着车跑一段，后才叉开两腿蹦上

来，力量很大，要让车龙头扭出七八个“之”字才能稳定地写出

个“一”字。为此我总要咒骂他几句。他却不答我的碴儿，自顾

自嘟哝着说哎，还是你好，发育得那么好，都可以踩到自行车

了。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踩到自行车呢？

我们就这样穿过区里的整条马路，经过很多的人。在经过肩

挎帆布书包、仰着脖子向学校大步前进的洁洁时是个令人兴奋的

时刻。那时我把车蹬得飞快，一阵风似的刮过洁洁。李晓军就乘

着“永久”叫道：哦，大屁股。我扭过脸看见洁洁的脸顿时红

透，杏眼圆睁雾气蒙蒙：你这个死老鼠。

李晓军也叫“老鼠”。他属鼠，长得又像老鼠。她姐姐李晓

云就被殃及池鱼地叫做“母老鼠”。我们班那时有个著名的保留

节目，就是几个人互相牵着手，猫着腰，一会儿向左边波动，一

会儿向右边波动，嘴里高唱：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一

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呀真奇怪。这时两个“老

鼠”便总是嘶叫着愤怒地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妄图双英战群雄。

二

初三的时候我们搬出学校那栋破败的老房子，住进了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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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我们还是兴奋得像一群初生的小鸡，楼

上楼下叽喳乱跑。新楼的墙壁在青春期的阳光下白得耀眼，但不

久后便布满了黄褐色或黑色的印痕，斑斑驳驳。这是我们共同努

力的结果。有谁不想在那么雪白的墙壁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呢？

但新楼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还是使我们能够在女生面前显示

我们的男子汉气概。新楼是敞梯式结构，另一端则是死角。死角

的护栏前一根长长的漏水管，直抵楼下的明水沟。漏水管碧绿而

光滑。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就是在沿这根漏水管爬上爬下中得到了

展现。真正的楼梯就基本上被初三的男生舍弃了，漏水管成了我

们的楼梯，上课时顺着管子向上爬，下课后就顺着管子往下滑。

你想想，这么奇妙的楼梯怎么会不让人快乐又兴奋呢？

新楼前有片草坪，中间有个沙坑，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

课间休息时大家就在草坪和沙坑的中间追追打打，嬉闹玩耍。但

一般都很识趣，不会追打到何南他们围坐的西北角，那是何南的

势力范围，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厉害。他们总是懒散地披着衬衣，

袒露着胸脯，坐在草地上左右睥睨。我经常趴在二楼走廊的护栏

上看着他们，我看见何南的板寸在阳光下闪闪烁烁。

三

一切都要从青春期里的那个夏天说起。

夏天来的时候，空气中湿漉漉的霉味就仓皇四散了。蒸腾的

暑热挥舞着胜利的白旗占领了我们的世界。在白旗所散发的耀眼

光芒中，我们躲进了白衬衣和花裙子的教室。那个夏天的教室里

有了一些不寻常，一眼看去你就能够发现。男生的鼻子和上唇之

间都像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黑钢笔水；说话时像躲进了瓮中，闷

闷地震人耳膜；脖子中间还奇迹般有了块骨头上下滚动。女生们



第 6 页

的身体变得凹凹凸凸，在单薄的花裙子下仿佛要爆裂开来。那个

夏天所有男生的眼神都变得迷离而专注，女生的后背是他们凝视

的美丽风景。你知道这是一片怎样的风景。你可以顺着我们的眼

神看见女生们的薄衫之下隐约显现的两根带子，将她们浑圆白皙

的背脊勒得令人头晕目眩。

老鼠李晓军的悲剧就是在那个夏天发生的。

一向如老僧入定般听课的李晓军在那个夏天里突然活跃起

来。他的笔开始频繁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俯腰拾起来，不久又掉

了下去。我没有在意这个情况，因为我没有心思在意，我那时正

迷恋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现在

想起来其实她的课讲得很烂，她的所有比方几乎都是用苹果打

的。她说如果我上午吃了十个 ，下午又 ，那吃了十个

呢 ？ 给我们我晚上可 数数能会吃多少个 哪！

老师。尽管如此，我还是迷因此我们都叫她 恋上了她，我

觉得 的感她 ，我时常会虚拟体验咬那的脸真的长得很

觉，我甚至还想过如果我和她结婚，那我们的孩子会长得像谁呢？

李晓军掉笔的原因最后被我发现了。那是在何南被赶出教室

后。生理卫生课。王大妈（就是王老师，一个不折不扣的喋喋不休

型中年女人，所以我们叫她王大妈）在黑板上写完字后一转身，忽

然看见最后一排的何南的课桌里有烟雾缭绕出来，就倏地沉下了

脸，大踏步走到何南面前，严厉地看着何南，说：“何南，你在

干什么？”何南斜了王大妈一眼，就把眼睛朝天花板上翻。“你

在干什么？”王大妈的声音明显有些变了，像风吹过的草。“干

什么？我在抽烟，不行啊！”何南从课桌里拿出支烟雾袅袅的香

烟，放进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将嘴嘟成个黑洞，一个一

个的烟圈便荡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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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王大妈一时愤怒得说不出话来，脸刷地蓝了。

“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会杀死精子的。”何南咧开嘴对王

大妈冷冷地笑着。

教室里立刻响起嗡嗡的压抑不住的笑声，我看见几乎所有女

生都红着脸把头往课桌兜里塞。

“你⋯⋯混蛋！”王大妈的脸由蓝转青，一片碧绿，尖厉而怪

异的叫声穿透了整间教室，“你⋯⋯你这个小流氓，你给我滚！”

何南在王大妈的怒视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边走边说：

“不用你叫，我早就想走了，妈的谁愿意听你的课，还不如我来讲。”

四十五岁的王大妈当场就哭了，辛酸委屈的眼泪在教室里淌

成了河。这课没法上了！王大妈哭泣着喊了一嗓子，便冲出了教

室。教室里哗地炸开了锅，大家兴奋地或交头接耳或大呼小叫。

我正想和坐我前排的李晓军讨论一下这事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时，

看见他的笔又掉了。他像往常一样俯下去，我也立刻无意识地跟

着俯下身去。我透过桌子腿椅子腿惊奇地发现李晓军正用手盖住

地上的笔，却不立刻捡起，而歪着头，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我

的脸刷地红了，我看见李晓军的眼睛正呆呆地看着同桌齐秋霞的

裙子下面，齐秋霞却叉着两腿浑然不觉。李晓军突然看到了我，

脑袋像装了弹簧一样，惊慌失措地弹了起来，弹在课桌下面。桌

子冬的一声斜移了。我听见齐秋霞嘟囔着说干什么？捡枝笔都不

会捡。

下课后，我追着李晓军在校园里跑了五圈才追到他。我从来

没见他跑得那么快，像只短腿的兔子。他最后气喘吁吁地倒在草

地上，我一下子就压了上去，压得他鬼哭狼嚎。我恶狠狠地说真

看不出来呀，你这个流氓！李晓军脸涨得像血要喷薄而出，咬着

牙不说话，直到被我压出眼泪来了，才嗷嗷地叫着说：“我知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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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很下流，可我没办法。”我看见他的眼泪在红彤彤的脸上

左滚右爬，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就长叹了一声，放他起来。

李晓军蔫蔫地跟在我后面，半天不吭声。将要上楼时，我听

见他突然嘘了口气，喃喃说道“：她今天穿的是花裤衩，没穿白的。”

我很想转身揍他一拳，但是没有。我突然觉得我们中间的许

多事情本身就是你无法想象的，你允许自己想象和老师结婚，就

应该允许别人有点别的什么事情。

跟以往一样，何南什么事也没有。他爸爸是我们区里的副区

长，你说他会有什么事？校长为此专程找了王大妈，校长说哎

呀，王老师，你何必跟个屁大的孩子较劲呢？他懂什么，还不是

捡着芝麻当西瓜，还精子精子的⋯⋯校长说着脸红了一下，说王

老师，你可是我们学校的中坚力量啊，这么大学问，何必跟个孩

子较劲呢？

四

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就觉察出了同桌洁洁的异样。那

天的整个世界都被烈日烤得垂头丧气。新教学楼疲惫地背着强光

昏昏欲睡。洁洁透过窗户看见远处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里几个人

影忽隐忽现，搅拌机不时反射出白亮的光芒。这光芒好像把她的

眼睛点亮了。她扭过头对我笑了一下，说，我想到了你们男人有

大的缺点了。

那个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我一直和洁洁争论着男人和女人

的缺点问题，以明辨男人女人孰优孰劣。我们历数了方方面面，

都没办法说服对方，我看见洁洁在激烈的争论中胸口不住地弹跳

着，像是藏有两只鸽子急欲破壳而出。我意识到我只能滔滔不绝地

说话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觉得我的心在和那两只鸽子一起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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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洁在摊开的数学练习本上写下了句让我吃惊的话：

你们男人会强奸女人。

我的脸顿时红了（像上次看到李晓军偷窥时一样），一时被搞

得头昏脑涨，竟说不出话来。

洁洁的眼神这时发生了变化。她凝视着我，越来越热烈，仿

佛只要我弹出个火星，那目光就会燃起熊熊大火。我更加头昏脑

涨起来，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也有了某种变化。

这时的洁洁突然说：“我有道题不会做，你能教教我吗？”

说完她忽地撩起了裙子。一条白得透明的腿梦一样落进了我

的眼底。我看见那条大腿上居然用圆珠笔写了道数学题目，蓝色

的墨迹在白色的背景下恍若一朵朵美丽的小花。

“你会做吗？”

我的身体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心里像着了一把火，既灼热

又令人惊惧。我昏昏沉沉梦一样说道：“不，我不会做。”

洁洁的眼神登时失去了光彩，变成了黑暗幽深神秘莫测的

海洋。

事后我想，你不能说洁洁喜欢我，事实上她只是想向人展示

一下令她自己都吃惊的青春 孤芳自赏是没意义的，每朵花都

需要别人的欣赏与赞美！

那天下午临近天黑时，李晓军脸色苍白地跑到我家。他蜷缩

在我的床角，台灯橘黄的光照下他的眼神恐惧而悲伤。我偷看了

我姐姐洗澡。我听见他声音颤抖着突然说，我偷看我姐姐洗澡，

被我姐姐发现了。

“我现在不敢回家了。”李晓军看着我难以置信的眼神哭泣起

来，身子像一片枯叶在风里飘零，“我知道我这样很下流，可我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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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是我初中三年来最感郁闷和烦躁的一个夏天。我

每天都望着李晓军黑黝黝的后脑勺。我望见李晓军的头发肮脏而

毫无秩序地耷拉着，像一块久未清洗的抹布，给我一种压抑。我

闻到了这中间隐藏着的不祥气息。

五

李晓军的悲剧是从一声尖叫开始的。

那天下午轮到李晓军和齐秋霞值日。我和何南他们在楼前草

坪上打排球。天气出奇的好，阳光像被蓝蓝的海水过滤下来的，

凉爽而宜人。有风在草坪上微微拂动，拂过我们的脸颊，给了我

们一丝朦胧的春意。沙坑里的沙粒闪动着潮湿的光泽。脚踩进

去，能够感觉到里面蕴蓄着的水渍。这是大雨的前兆。大雨来临

之前你总能感觉到一些什么的。

尖叫声就是在那时突兀响起的，像摔碎了的钢化玻璃，呈颗

粒状挤进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硌得生疼。我们在愣怔了几秒钟之

后，便一齐向二楼冲去。何南一马当先，是猛虎上山的姿势，我

们都知道何南为什么会猛虎上山，用我们的话来说齐秋霞是何南

的女人，有谁不会在听到自己女人惊恐的叫声后猛虎上山呢？

我看见李晓军惊慌失措地跑出教室。一把扫帚从门里飞了出

去，打在他的屁股上。他正想往楼口跑，却看见人群轰隆隆地上

了楼。何南冲在最前面。李晓军的脸顿时苍白如纸，在暗淡的阳

光下晦涩而诡异。他一步步向后退去，最后退到了死角的护栏

上。齐秋霞哆嗦着从教室里出来了。

“他 ”齐秋霞指着李晓军眼泪飞溅“，他耍流氓。”

何南的眼光立刻变得凶狠无比，猛地向靠在护栏上的李晓军

冲去。我看见李晓军矮小的身子猛然一晃，眼神绝望得可怕。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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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军扒住护栏翻了过去。李晓军抱住了那根碧绿而光滑的漏水

管，漏水管被他的脚踢了一下，发出嗡嗡的空洞回响。何南已冲

到了护栏边，并伸手向他抓去。李晓军就是在这时从漏水管上栽

下去的。他的两只手不知怎的一松，人便栽了下去。

在人群巨大的惊呼声中李晓军像只绝望的老鼠掉在了一楼的

水泥台阶上。霎时，一切都沉寂了下来，倏忽而至的沉寂像巨大

的铁块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漏水管中发出嗡嗡的空洞回

响。我看见李晓军后脑勺上的头发肮脏而毫无秩序地耷拉着，前

额覆盖着一片殷红的血迹。

末

李晓军就这样死在了措手不及间。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但事实是他真的就这样无谓地死去了。他无疑给我们混乱膨胀的

青春期添上了一抹悲哀，那悲哀又沾染了那天在场同声惊呼的所

有人的记忆，在烟火中时时隐现。每当我重温青春期里的那个烟

火季节，那片血色便浮现在脑间⋯⋯尽管如此，我依然怀念我成

长岁月里的那个如烟火般的季节。

选自《中国校园 期文学》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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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　　　　叶子

我对柳原说，如果日子可以再过一遍，我什么都不要改变，

重复每天自己走过的路就好。柳原没有回答，也许他是真的没有

懂。其实我是想说，我爱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有我爱的柳原，因为

柳原也爱我。对于这样简单而幸福的生活，我没有理由再不开心。

我与母亲，吸烟，还有奢侈

阿 说我是一个奢侈的女人。其实我刚满十八岁，在阿

看来，从女孩到女人过渡，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不知道一

个女人，会不会因为思念每天都能见到的男友而掉眼泪。十八岁

零一天，我开始了一个属于女人的生活。

我站在百货公司的广告牌底下。“流金岁月”，亚麻与金属

光泽的色感。阿 说，这很像你的风格，静谧和狂野。这种想

像力很奢侈，阿 说，所以你是一个奢侈的女人。阿 说话

的时候，我抬头看着天空。没有云朵，阳光刺眼。我在哭泣。

其实奢侈算不上幸福。我用很高的价钱给母亲买了一件深蓝

色绸缎睡袍。蓝色的缎子像水面一样浮动，母亲光滑耀眼的肌肤

忽隐忽现。穿着它，母亲会用很大的声音对我说，你放纵好了，

苏苏的幸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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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后果好了，你走吧。你不用人管。

我有一颗长了半年也没有长出来的尽根牙。母亲一直要带我

去看医生，我却坚持不肯。抽烟，让我的盘牙上开始有了淡淡的

牙垢。我开始每天无数遍用力地刷牙，结果除了牙龈出血以外，

什么都没有消失。我依旧抽烟，持续却有节制。

我开始很剧烈地和母亲争吵，每天都这样。淋浴的时候，她会

冲进浴室对着水雾说，知道吗，我对你失望透了。坐在浴缸里哭泣，

水很温暖地包围着我的脸。抽泣时最尖厉的音调在水声中穿越。

我伸手把水龙头关掉，哭泣很快就停止了。有时候我根本没

有眼泪。

那湿润的，只是水而已。

擦干潮湿的身体，我会躲进客房里，打开窗户，坐在柜子

上，倚着窗棂开始抽烟。烟是父亲的，多半的时候是红杉树，有

。我更喜欢红杉树时候是 的味道，淡淡的没有高潮，不会像

一样激烈得让人咳嗽。打 ，十四岁时送火机我一直都用

给父亲的生日礼物。我喜欢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把潮湿的浸满洋

油的棉心拉出来，又塞回去。

在柳原面前，我只抽过一次。他坐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很

安静地看着我把一支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结束掉。我抽烟的样子

很笨拙，有时候，烟灰会掉在白色的浴袍上面，灰白地在皱褶里

跌落成粉末，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们一点一点全部掸干净。最

后，我会把烟蒂扔到楼下的草地上，然后一个人靠着窗棂坐一会

儿。我爱极了熏衣草和烟丝夹杂的味道，就像阿 说的静谧与

狂野。

很久以前在美国，每个星期，我会步行走过两个街区，拿着

医生的处方到药店里帮房东买阿司匹林。她是个抽烟极其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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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眼袋长年累月是青灰色。晚餐的时候，她会一边喝红酒一

边和我讲她的男人们。她是一个寂寞的老太太。说到一半，她会

放下酒杯猛烈地咳嗽。我站起身去倒一杯冰水，递给她的时候，

已经又有一支烟点燃了。

闲暇的时候，我会在超市前面的停车场发传单。

”我回过头，看见房东的白色尼桑。她关上车

门说，我的小公主，你在干什么。替俱乐部做点事，我说。天空

平淡得像一张白纸，除了惨白什么都没有了。五分钟后房东抱了

一口袋食物从超市的自动门走出来，她用她的白色尼桑载我回

家。在街口的红灯前，她停下来说，

关于阿飞

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的过去都会是个很好的故事。

我告诉柳原我没有过去，他是我档案里的第一页。我没有想

过要骗他，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对自己说的。阿飞，仅仅是我

的一个梦而已。

很久以前，我的生活很单调，像压在箱底的呢大衣，陈旧得

满是皱褶。在维及尼亚夏日的一个小镇上，我遇见了阿飞。那一

年中，那个穿烟蓝色毛衣，戒烟不久的男人，成了我生活中最重

要的部分。

一年后，我决定离开。因为我没有勇气抛开世俗和一个大我

十三岁的男人在一起。因为阿飞没有留我。如果他说，苏苏，你

还是待这儿吧，我就会留下来。可是阿飞没有。我说我要走的时

候，阿飞问我，苏苏，明年圣诞节要什么礼物。

我很容易就想明白了，其实我对阿飞一点也不重要。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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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阿飞的眼角已经有隐隐的皱纹。如果年龄不是距离，还

有什么是。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看见浦东灰黄的天空。我笑着流眼泪。

我对自己说，没有结束就没有开始。我会慢慢地离开阿飞，忘掉

他，开始自己的生活。

日子一天一天很无聊，每个人都在诡异地对我微笑。每一

天，对阿飞的思念会像疯长的水草。水满的时候，轻轻一碰，眼

泪会顺着鼻翼淌下来。所以我会一次买很多的面纸，在每一张上

面用蓝色写上阿飞的名字。

有时候，阿飞会在线，他会用一个叫“ ” 。我的

黑夜的时候，他是白天。我总是很安静地等待他的问候。阿飞始

终什么都没有说，连一个微笑也没有。我写了很多满满的留言，

却一条也没有发出去。

关了电脑，我会看着灰白色的屏幕哭泣。我不知道，很久以

前我就不爱阿飞了。我的哭泣，仅仅是因为寂寞。

阿 ，左清与离开

阿 很喜欢去一家叫蓝调的酒吧。因为每次阿 去的时

候，老板都会让她喂一条叫 的鱼。老板说，阿 的眼睛

里有一种忧伤。他说如果一直看着 游，就什么都可以忘

掉。其实阿 什么都能忘掉，惟独左清是个例外。

两年前的冬天，阿 遇见了左清。左清笑起来很害羞，有

两颗可爱的虎牙。每次看见左清的时候，他总是穿一双阿迪的白

球鞋。他们相遇后的一百天，阿 对左清说，对不起，我爱的

人不是你。左清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到阿 的身边。阿

说，以后的每一天她都会想到那个背影。阿 还说，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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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阿 买了一双和左清一模一样的鞋。我们坐在乐理教室的

对我说，书上讲感情是一把双角落，阿 刃刀，痛苦和幸福同

哭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在。我现在只剩痛苦了。阿 。那天阿

抬起手理头把手表戴在右手上。窗外风吹过的时候，阿

发。我看见她表带下红色的伤口。阿 说，苏苏，我是在赎罪。

有一天在蓝调，我 一动不动地睁着眼睛睡一边低头看

觉，一边微笑地向阿 诉说着柳原对我的好。我抬起脸看见阿

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卵黄色的水曲柳台面上，像栀子花的

花瓣一样没有声息地掉落。阿 笑着轻轻地说，苏苏，我很感

动，简直像童话里的故事。阿 有一双温情而妩媚的大眼睛，

流泪的时候水汪汪地漫溢着晶莹的液体。我想把纸巾递给她的时

候，她已经站起身去了洗手间。

后来阿 写信告诉我，苏苏，那天的眼泪是因为，我知

道，像你这样的幸福，我再也不会拥有了。有一天我站在窗口，

前面的椅子弄脏了我的鞋。我弯下腰用手去擦，它一下子就干净

了。我在想，鞋子脏了可以擦干净，人离开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

如何去爱

可惜，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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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李肃

李肃说，不爱一个人没有关系，别伤他就可以了。有时候在

走廊里遇见，他会皱着眉头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每次遇见他眼角

冷冷的光，我都会变得很内疚。尽管这样的内疚现在看起来很没

有必要。没有用的，李肃说，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我和李肃在一起，一共只有二十天。李肃对我很好，有时候

好得让我觉得过分。圣诞节的晚上，阿飞给我打电话。我告诉阿

飞，他不在的时候，我遇见了另一个爱我的人。阿飞笑着说，好

好玩儿吧，苏苏，趁花季还在。那个平安夜，是我最后一次为阿

飞掉眼泪。

有人说，爱一个人，八分最相宜。如果李肃没有爱我那么

多，也许现在我还会和他在一起。可惜李肃就像他的名字，有时

候认真得让人害怕。我问阿 ，为什么李肃对我那么好，我连

一点点感动都没有。阿 说，李肃就像紫色，哪一天心血来

潮，你对自己说，干吗不喜欢紫色，于是你开始穿紫色的衬衫，

紫色的袜子，紫色的鞋。可是有一天，你走在大街上，看见玻璃

窗里自己的倒影。你发现自己原来像个小丑。其实从一开始，我

就应该知道，紫色根本就不适合我。

二十天以后，我告诉李肃，我们在一起不合适，可以的话，

分手吧。我以为李肃会因此而恨我，或者像左清一样什么也不说

地走掉。其实这两种结果我都可以接受。可是李肃决定，他要等

到我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如果李肃没有做这样的决定，也许现在他还不至于这样恨

我。半年后，我喜欢上了柳原。李肃说，没有想到，你最后选择

了我最好的朋友。电话里面，李肃的声音支离破碎。我想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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